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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最後一哩路
文／李彥範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專案講師 

一年多前，某次媽媽打電話來，說爸爸一直抱怨喉嚨痛，吞東西有困難，

喉嚨還腫了起來。我心裡揪了一下，請媽媽還是帶爸爸去附近大醫院檢查。

對於兩位不喜歡看病的老人家來說，我對他們的衛教（還是說教？）都是

多餘的，菜市場的三姑六婆和地下電臺賣藥的激動主持人，都比我還要可

信。

菜鳥老師

打拚記 6

全家福合影，李彥範與爸、媽、妹妹一家三口。

2017.4 
清明時節雨紛紛



人醫心傳2017.469

我耐住性子繼續說服媽媽：「萬一是癌症怎麼辦？聽起來真的很像。你

們都繳那麼多健保費了，去大醫院給醫師檢查看看又不會怎樣，是的話就趕

快治療，不是的話也不用像現在一樣東想西想。你們去診所看，也沒 X光

也不能抽血，醫師為了確診還不是要把你們轉到大醫院。」平常很少聽我話

的媽媽，這次竟也乖乖的帶爸爸去醫院檢查，檢查結果竟被我的烏鴉嘴說中

了。

那時，遠在花蓮的我，還在急診室工作，幫不了他們太多。好在當時妹妹

全家人已經從大陸離職回來，和爸媽住在一起，但是爸爸突如其來的生病，

讓媽媽暫時無法當保姆帶妹妹的小孩，妹妹也只好把她的女兒往先生老家那

邊送，還好孩子還小，在哪都能睡能玩，只是聽妹妹說，女兒偶而會叫媽媽、

找媽媽，讓她很難受。頓時，我成了他們的依靠，成了家中的Key Person（舉

足輕重的人），醫療上的決策者，他們總是詢問我的意見，彷彿和我講講電

話，就可以減少一點點不安。但我卻常常被老媽惹毛，因為她記不起來爸爸

做的是什麼檢查？醫師開什麼藥給他吃？許多就醫過程，還是靠妹妹和她老

公的描述，東拼西湊起來的。媽媽只敢問我何時放假？不敢提出要求我回臺

北，那時候真的會覺得自己很可悲，十幾年醫院的臨床訓練讓我成了一個專

家，爸媽他們養出了一個護理專家，但在這個時刻卻不能在他們身邊照顧和

陪伴。

當時的我，正在為離開急診室鋪路。上班時，找可以接手副護理長位子的

人選，開始把手上的業務一個個交接給我信得過的同仁；下班後就寫履歷表，

上網找可以去哪家學校當實習老師。醫院的主管同事和朋友的慰留話語我都

左耳進右耳出。放假時就把愛狗寄放朋友家或送去寵物旅館，衝回臺北陪伴

家人。

爸爸在過年前住院，做了電療、化療，我回臺北陪伴兩位老人家度過這

次的難關。這不是我第一次在醫院過年，但卻是我第一次在醫院以家屬的身

分過年。在慈濟醫院工作十幾年，因為忙碌的關係、因為我也沒有渴望過年

家族團聚的關係，大概只有兩三次是過年時和父母好好吃頓年夜飯的。這一

次，他們的兒子雖然陪在他們身邊，不是在急診衝鋒陷陣，但是爸爸只能從

胃造口喝管灌牛奶，媽媽仍然盡力炒了豐盛的年夜飯給我，但她自己沒吃多

少。看著臉書上大家瘋狂貼著誰家的年夜飯怎麼澎湃，我開心不起來，倒也

沒難過，就是感覺心像空了一樣，情緒被上帝抽走了一樣，空白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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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急診護理師來說，癌

症治療是我們陌生的領域，我看

的、照顧的癌症病人，都是被癌

痛折磨的病人，在止痛針嗎啡打

下去後，苟延殘喘的活著，若非

一個好友剛好是耳鼻喉科的病房

護理長可以當我諮詢的對象，我

也不會如此平靜。

下咽癌末期的爸爸，在接受完完整的電療化療後，醫師說檢查腫瘤

已經消失，治療成效很不錯。但是治療之後的後遺症，卻成為另一個

災難的開始。是不是他的一生，已經有太多的苦難？他無法再承受更

多的病痛在他身上。電療後的喉嚨乾痛和吞嚥困難，止痛藥造成的便

秘，還有化療後造成的胸口悶和頭暈，以及胃造口的不舒服，讓他時

時刻刻都無法忍受。即使我說再多，媽媽說再多，他依然無法好好配

合服藥，不按時去做吞嚥復健，不願意和媽媽出門運動。但倒是常常

拖著媽媽帶他回醫院看病，看耳鼻喉科、看血液腫瘤科、看胸腔內科、

看心臟科、看腸胃科、看神經科，一個禮拜去個三到五天，一次看個

三到四科，看到那邊的醫師看到

他就怕。大病初癒的爸爸，成了

我最反感的那種病人，不願意好

好照顧自己，卻一直來看病拿藥，

以為多看幾次醫師病就會好了一

樣。

第一次，我知道原來爸爸很怕

死，原來面對病痛的折磨，他變

得很不勇敢。

菜鳥老師

打拚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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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機面前大罵政客壞蛋賣臺的爸爸不見了，會為了幾根頭髮或垃圾

而修理我們的潔癖爸爸消失了。現在在我面前的他，唯唯諾諾的，整天待

在家裡，公園也不去了，家裡樓下的菜市場也不去，即使媽媽氣急敗壞地

唸他罵他，他還是像個沒澆水的盆栽一樣，慢慢地枯萎下去，要不長時間

躺在床上，要不窩在醫院看門診一整天。

我看著家裡破百包的藥袋，除了傻眼，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我也只能

像個護理師一樣，教媽媽怎樣管灌牛奶，怎樣照顧好胃造口，怎樣使用這

些藥物，並提醒她有空時也要把自己顧好。而我，也試著讓自己正常的過

生活，該出國玩的時候出國玩，該運動該吃美食時也開心的去享受，面對

慈濟大學新職場的挑戰，我也努力的適應。只是在與死亡陪伴的日子裡，

你會開始把生命中的許多事情拿出來檢視一番，檢視自己是不是太拼命

了？要不要放過自己一馬？

在談離職的時候，某個對我期望很高的

主管跟我說：「我覺得你自從研究所畢業

後，就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太鬆散了。」她

希望我可以趕快去讀完博士班、去多做些

研究、把英文練好並代表醫院去國外交流

交流，她更期待我能幫醫院做更多事。但

是對我來說，這些已經不是生命中很重要

的事情了。五年前《ＥＲ男丁格爾》出書

後至今，它幫助了不少人，鼓舞了不少人，

但是也讓我厭倦了做別人的典範，害怕別

人把我當典範。可不可以，在接下來的生

命裡，就做做我自己？在身體還行、在沒

被金錢捆綁的日子裡，做做我想要的自己？也不是墮落，就是在生命馬拉

松中，讓我散步散步，欣賞一下周遭的風景吧！至於何時散步何時起跑？

既然是我的生命，就讓我自己決定吧！即使死神明天出現在我面前，我會

跟他說，該努力的地方我很努力，該享受的地方我很享受，已經夠了。努

力放下別人給我的掌聲和期許，是死亡讓我學習到的功課。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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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得癌之後，我有稍微提了一下安寧療護，我只有請妹妹和媽媽

有空的時候看一下我轉貼的網站。但當時每個家人心慌意亂，主治醫師

又說爸爸接受過電療化療後治癒率很高，醫師也還沒跟爸爸談起 DNR

（拒絕施行心肺復甦術），於是我便沒有再提起。直到今年年初，爸

爸的下咽癌又復發了，我才興起了和家人再談 DNR 的念頭。

去年十一月初，爸爸做了一次複檢，醫師表示爸爸癌症沒有復發，

但是他總是覺得自己呼吸喘，全身很疲倦，全家人也沒有當一回事，

因為連醫師也跟爸爸說：「其實你身體檢查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你

是太焦慮了，你應該去精神科看一看。」但爸爸不止呼吸喘，吃東西

還容易嗆咳。我和媽媽總會唸他你吃太快吃太大口了，你就小口小口

吃，不然會嗆到。我們給他家裡最小的湯匙，避免他又吃太大口嗆咳。

某次回臺北前幾天，媽媽緊張的說爸爸嗆到了，呼吸很困難，她叫

了一一九過來，EMT 急救員幫爸爸做了哈姆立克急救法（異物哽塞處

理法）後，爸爸就好了，但也沒有東西被壓出來，推測應該就是口水

或者米湯就是卡在喉嚨下不去。當時胃造口管已經拔掉的爸爸，一定

要從口進食，媽媽說爸爸這幾天都會嗆到一到兩次，她都要在爸爸背

後環抱他做哈姆立克急救。而當天晚上，爸爸還真的在我面前嗆到，

我第一次幫真人做哈姆立克，但在壓的時候爸爸肚子會刻意出力，根

本壓不下去，隔了數分鐘後他才漸漸恢復。我無法想像，這幾天活在

爸爸隨時嗆咳恐懼裡的媽媽，心裡是怎麼想的？

我告訴媽媽，如果爸爸下次再嗆咳，直接送去急診室插鼻胃管別硬

撐了，再嗆咳會吸入性肺炎的，爸爸的身體已經瘦成這樣，得肺炎的

話恐怕熬不過。隔沒多久，家裡接到了醫院通知爸爸住院，而我也差

不多帶完了實習，可以放寒假回臺北照顧他。因為爸爸，我已經習慣

回臺北就是往醫院衝的日子，我好像也沒因為離開慈濟醫院，就比較

少待在醫院裡。與其說自己擔心爸爸（當然不是沒有），應該說我更

擔心媽媽。讓媽媽天天睡在醫院的陪病床，不如換成我去睡，我更怕

家裡又多出第二個病人。

我是個沒有舒服的軟床就很難入睡的人，我是個周遭有噪音就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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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的人，睡在超窄的陪病椅上，聽著爸爸因病而超級大聲的鼾聲，快要

把我搞瘋。做完檢查，等著醫師來跟我們討論報告和接下來的治療的等待

期，真的是難熬的，但是做完電療化療不到一年就復發，真的太快了，讓

我警覺到不和媽媽妹妹及妹婿談 DNR 是不行的了。

經過了幾天的等待，忙碌的主治醫師跑來跟我們說，爸爸的下咽癌在原

側長出來了，只是這次從後壁長到了前面，一半的甲狀腺被吃掉了，頸動

脈也被癌細胞包住了，如果要開刀的話會很拼很拼，而且氣切管裝上去後

應該就拿不下來了。認真的主治醫師，還在晚上找了四、五位醫師討論我

爸爸的治療計畫，討論怎樣開刀。

我問爸爸：「你想開刀嗎？如果開刀後氣切管拿不下來你可以接受嗎？

還是我們選擇安寧療護呢？」爸爸沒有回應我，我不知道是因為這一年來

爸爸神智愈來愈不清楚的關係（有像老年失智症的症狀），還是對他來說

選擇哪條路都是茫然且令人不安。我是家裡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爸爸積極開

刀治療的人。媽媽和妹妹和所有家屬一樣，聽到開刀彷彿就抱住了希望一

樣。我上網 google 給他們看爸爸的癌症長在哪裡，讓他們看什麼是氣切

管，跟他們講後續氣切管所有的照護問題，跟他們分析不願意積極復健且

排斥胃造口的爸爸，如果再加上氣切管，還有開刀後的補皮治療等等，這

是他能承受的嗎？這是我們能承受

的嗎？我也開始利用零碎的時間和

機會，讓他們開始了解什麼是安寧

療護，除了開刀，我們和爸爸還有

另一條路可以選。

住院期間，耳鼻喉科醫師經過我

同意後，在內視鏡的幫助下，幫爸

爸插上了鼻胃管。從內視鏡的監視

器畫面上，我看到了爸爸咽喉的腫

瘤，已經把氣管和食道的入口塞到

很小很小，小到讓我覺得失去了希

望。回到病房後，我不讓他立刻躺

到床上，我帶著他在病房的走廊散

步，跟他說：「爸爸，好好的配合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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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這個鼻胃管不要拔，你想要

活下去，就要每天早晚出來走走，

把自己的身體養壯一點。」我不知

道他聽懂沒，但那個畫面，他反而

像個孩子，乖乖的和我在病房走廊

走了五六圈。妹妹問我，爸爸有沒

有決定要開刀呢？還是想要安寧療

護呢？我回她說：「我問過好幾次

了，但他始終沒有給過我答案。但

有一次他說他很累，他想安樂死。」

看著這個小我一歲的妹妹，這個從

小和我受苦受難長大的妹妹，我也

不忍問她有什麼感受。畢竟，面對

死亡的抉擇，已經讓人很沈重了。

在某次看門診的時候，我主動提

起了 DNR。但主治醫師跟我說，現

在直接開刀對爸爸來說很危險，我

們可以先選擇做標靶治療和化療，

等腫瘤比較消後，再來開刀治療。

我回花蓮前也一再囑咐若是爸爸臨

時要急救，叫一一九掛急診時，記

得跟醫院說爸爸要 DNR，不要插管

急救。

在等待醫院通知入院前，爸爸

又因為呼吸喘掛急診了。在奔回臺

北的火車上，媽媽緊張地問我何時

到？坐捷運時又打了一次，坐接

駁車時又打了一次，且電話上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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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完全說不清楚醫師在幫爸爸做什麼治療。我衝到了病房，才知道原

來爸爸在急診已經插管失敗過一次了，現在病房叫了麻醉科醫師來幫忙插

管，但是爸爸的聲帶已經完全麻痺緊關了，第二次插管失敗，只好改成用

氧氣面罩使用。

於是，我又陪著爸爸住院，並讓媽媽簽了 DNR。治療期間，不僅要再次

忍受他的鼾聲，還要一兩個小時幫他抽痰、倒尿。主護不敢幫他抽痰，怕

戳破腫瘤造成大出血，我跟她說：「沒關係，我來抽就好，我只有在喉嚨

這邊抽一抽，我會小心的。」在做完第一次的標靶和化療後，感覺爸爸呼

吸喘的症狀好了很多，管灌的吸收也愈來愈好，第二天我就逼著爸爸下床

走路復健，爸爸復原的狀況也超出醫護人員的想像。就這樣，晚上我照顧

爸爸，白天媽媽來接班讓我回家睡覺，熬過了前幾天。對於有時間壓力，

不得不回花蓮準備開學上課的我來說，爸爸的好轉無疑是個好消息。

爸爸還沒出院，我就趕回來花蓮上班。媽媽禮拜六打電話來說爸爸出院

了，但禮拜天早上我又接到媽媽的電話，說爸爸剛剛暈到差點跌倒。又來

了！真的接近崩潰邊緣的我，線上指導媽媽先幫爸爸量血壓，媽媽說電動

血壓計量不到，我線上指導她怎樣摸脈搏，媽媽說摸不太到手腕的脈搏，

感覺很弱，而且爸爸一直說頭暈想睡覺。我跟媽媽說那就讓爸爸休息一下，

如果他下午還是這樣，就趕快送他掛急診，我怕他血壓太低。當時妹妹和

妹婿回臺南看他們孩子，媽媽整個人很慌亂，後來和我通了數次電話，評

估爸爸狀況沒改善，只好請媽媽趕快送爸爸去掛急診。晚上趕回臺北的妹

妹和妹婿，也在急診待了一整晚，說爸爸一直待在急救區裡面，用上了升

壓劑拉血壓，急診醫師跟他們說白血球掉得很低。而半夜在花蓮的我，買

不到火車票的我，只能等到早上跟學校請事假後，儘量趕回臺北。好不容

易趕到醫院，看到爸爸已經被打上CVC（中央靜脈導管），被戴上BiPAP（非

侵入性呼吸器），被擺在急重症留觀區照護。當時早上只有媽媽陪在他旁

邊，我看到並沒有做保護性隔離，我問了問護士爸爸的 ANC（嗜中性白血

球）多高，而急診護理師卻聽不懂我問啥時，其實當下內心想動怒，但是

看著她一個人要照顧六個重症病患，又為她感到可憐。

2017.4 
清明時節雨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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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鳥老師

打拚記 6
看著拉不起來的血壓，我提醒媽媽趕緊跟臺北這邊的親戚和南部的

親戚說爸爸的狀況了，我沒有跟媽媽說，其實是請他們來看爸爸最後

一眼。當時爸爸已經昏迷不清醒了，且躁動不安，不斷地把被子踢掉，

任憑我們呼喚也沒有張開眼睛。坐在急診室裡，我教著媽媽怎麼幫爸

爸翻身，怎麼幫他換尿布。中午，帶媽媽去外面吃午餐，聽著她有一

句沒一句的聊著爸爸相關的話題，有抱怨、有難過、有不捨。後來護

理師白班和小夜交接班時刻，我們被通知有了床位，忙碌的急診護士

親自帶我們上去住院。我等到妹妹下班後，請她幫忙顧一下爸爸，我

跑去買了尿布和人工皮，和妹妹親自幫大便失禁的爸爸換上乾淨的尿

布，把他屁股的傷口和臉部面罩壓出的褥瘡貼上人工皮，妹妹驚訝的

看著我說：「你在醫院工作時，也要做這些嗎？」我說：「對啊！就

算我當到護理長還是會做這些事，不然我怎麼帶下面的人？」跟妹妹

和媽媽交代幾句後，便去臺北車站趕火車了。

在等火車時，我接到學校老師傳來的簡訊，說明天的課我不用去，

接下來的幾天課也可以幫我上，請我留在臺北好好照顧爸爸。我跟老

師說不用擔心，我都已經跟家人交代好了，我可以自己回去幫學生上

課。坐在火車上，我問自己：「回花蓮教書，是想要暫時逃離這個情境？

還是我希望把學生教好，別像那個急診護士一樣呢？」我沒有答案，

一路發呆回花蓮，回到家沖了個澡後，便沉沉睡去。

早上六點，我聽到客廳手機電話響的聲音，拿起來看，發現是妹妹

打的，而且她半夜三點還有打了一次。回撥之後，妹妹跟我說：「爸

爸走了，半夜三點的時候。他走得很平靜，沒有躁動不安，也沒有大

小便失禁，乾乾淨淨的離開的。」「嗯，好，我會跟學校請喪假趕回

去。」放下電話，我繼續坐在床上，有些不知所措。即使我那麼努力

的讓爸爸和全家人做好DNR的準備，但是當爸爸生命盡頭那天到來時，

我還是不知道自己該怎樣好好的去面對。

再度坐火車趕回臺北，我很感謝上帝的安排。如果我還在急診室，

我換得出這麼多假來陪爸爸走完最後一段路嗎？如果我去其他的學校

當實習老師，真的有人可以幫我卡班帶實習嗎？如果我沒有在這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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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幫家人做安寧療護的衛教和心理建設，爸爸會以什麼樣的狀態在我

們面前離開？我看過許多喉頸癌在我面前大噴血的樣子，我無法想像

媽媽和妹妹看到這畫面可否接受？雖然媽媽默默的掉了許多淚，但是

我可以感受到她已經可以面對爸爸的死亡了，至少不是在毫無準備的

狀況下。許多見過的、沒見過的親戚，都到醫院的往生室幫爸爸上香，

安慰並陪伴著媽媽。我和妹妹及妹婿，也陪著媽媽處理著繁瑣的喪葬

和死亡流程。爸爸的喪禮是用一般習俗的方式，為了媽媽，我照樣拿

香拜地藏王菩薩、拿香聽著誦經祭拜佛祖。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這

很不容易，但這是我選擇陪伴爸爸走過最後一哩路的方式，也是我對

媽媽貼心的方式，讓她在眾多親戚面前，不用再解釋什麼、多說什麼。

再見了、安息了，爸爸。再多的傷害和傷痛，在死亡面前我都已放下，

我會讓自己和媽媽好好的過生活。雖然我沒享受過被父愛包圍是什麼

感覺，但是你仍盡力的把我和妹妹扶養長大。謝謝你的體貼，沒有久

病臥床，讓我們的生活不會跟著一起長期受苦，也讓我和妹妹有機會

陪你度過這段難熬的日子，沒有留下遺憾。如果還有來生，如果來生

還是相見，希望我們之間能多一些快樂、多點關心和擁抱，多些美好

的回憶可以想念。你的路已經跑到終點，而我，還要繼續跑下去。

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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